
新兴技术对传统陆战模式的深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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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革新和进步必然带来新的
机遇和挑战。站在时代的潮头，谁能
抢先把握住技术的变点，尤其是新兴
技术的颠覆点，谁就能以不对称的方
式，赢得竞争的先手，在军事领域尤
不例外。当前，带有智能化特征的后
信息化战争形态加速演进，以人工智
能、大数据、量子计算等为代表的新
技术群快速发展，新型作战力量正强
势推动新一轮军事变革，传统陆域作
战模式遭受前所未有的冲击和影响。

第一，大编组协同作战日益遭受
智能精打威胁。拿破仑曾说，“多兵之
旅必胜”。按照以往的战争观念，作战
力量在数量和规模上的优势，通常是
战场上的绝对压倒性优势，占据数量
优势一方无须技巧便可制胜。如在机
械化战争时代，大规模军团协同作战
是常态，依靠单维作战集群的整体攻
击锐势，可以轻松夺取胜利；到信息
化战争时代，较大规模的多军兵种战
斗群依托信息驱动联合，往往能对地
面战场形成立体压制性优势。由此而
言，作战力量的规模化编组运用，一
直都是陆战场克敌制胜的先决条件。

但在初露端倪的智能化战争时
代，智能感知技术、智能制导技术、
自主行为技术使得战场透视感极大增
强、战场时空感急剧拉近，以往依托
战场环境迷雾来掩蔽行动企图，为大
集群编组力量隐藏攻击潜能的条件不
断弱化。占有智能优势的一方，只要
不加限制地采取智能感知精打行动，
就能迅速使对手大编组力量的薄弱点
暴露无遗，从而在分分钟内瓦解传统
的大编组作战方式。

在近年来的地区冲突中，处于进
攻地位的一方凭借自身优势，照旧实
施营级战术群编组作战，相对弱势的
守军穷则思变，利用国际援助的智能
资源，灵活实施派单式精准猎杀，迫

使进攻方在后来的交战中不得不改为
小编组行动，同时也被迫大幅提升自
身的智能精打反制能力。可见，未来
陆战场作战力量在数量规模上的优
势，亟须借助智能赋能向质量效益转
变，重新塑造新型规模优势克敌制胜。

第二，单域低维作战正面临跨域
分布打击挑战。传统陆战场是典型的
二维型平面战场，随着现代军事技术
的发展才逐步跨域升维，但即便物理
性拓展到多域多维，也没有真正超脱
各固有域维边界的能量限制。比如在
陆上作战中无论是信息力还是行动
力，都很难近乎实时地在多个作战域
维同步发挥作用，最好的效果也不过
是借助联合作战这种形式，实现多种
类型作战效果的跨域维叠加。由此，
单一域间或维度的同域维对抗效力，
一直是陆域制胜的主导因素。

当今时代，卫星互联网、高速智
能数据链、无人机、作战机器人、智
能信息终端等新兴技术呈群体涌现式
发展，相关优质技术开始逐步融入原
有作战力量体系当中，具有无人智能
特质的新型战斗力资源正在改变战场
形态。一方面，使战场的数据流、信
息流实现数十上百倍的提升，由此改
变了以往作战时差对作战行动的影响
效果，近乎实时地同步行动越来越得
到普及。另一方面，使作战行动主体
力量突破“3D”环境禁制和自身生理
机能限制的能力大为增强，通过跨域
维交互信息、投射效能、塑造态势来
提升综合作战能力逐渐成为常态。

任何交战一方如果再局限于单域
低维作战，必将从一开始就处于绝对
下风。一些地区冲突中，原本强势的
进攻方从一开始的单纯地面突击失
利，到后期不得不通过全面调整推行
陆、海、空、网、电、智等多维联动
策略，以此来扭转不利局势。这些充

分说明新兴技术的伟力不可抗拒，分
布跨域融合型陆战模式加速呈现。

第三，有人主体作战不断承受无
人非对称压制。在传统战争条件下，
陆战场上每一次交锋无不代表着生命
之躯的对阵搏杀，“你死我活”的竞争
信念往往能激发出超能战力，从而使
得一支勇猛血气的部队经常能虽处险
境而不落败。不可否认，未来战争中
这种战斗精神依然有其不可替代的价
值，但随着无人作战力量以新兴姿态
跃然于战场之上，特别是无人智能作
战力量自主发起战斗角逐后，其凭借
自身无生命特征、无危机意识、无犹
疑顿挫等先天优势，不仅在执行效
度、打击精度、对抗耐度上占据绝对
有利条件，而且在战时心理、潜在意
识、思维认知等内核层面具有极不对
等的优势。

届时，有人作战力量对阵无人作
战力量，无论是性价比还是能效比，
都将处于不利地位，非对称性危机油
然而生，有人单一主体作战越来越不
具备可行能力。众多战场实例深刻表
明，基于人工智能辅助目标生成技术
引导无人平台作战，可以对隐匿起来
的武装人员实施“挖掘式”打击，致
使原本以为躲藏得天衣无缝的对手遭
受重大损失，而且毫无招架之力。因
此，陆战场有人作战力量的主场优势
亟须加快向无人化方向转进，基于

“人智+机能”的新型作战模块这一力
量模式，将主导作战方式变革。

第四，现实战场作战愈发受制于
虚拟战场牵制。在以往传统陆战场作
战中，受信息量少、时效滞后、响应
低效、行动偏差等诸多症结制约，虚
拟演兵只能处于作战边缘发挥一些决
策支撑作用。很多情况下，碍于战斗
胜败的沉重结果，又大大降低了虚拟
战场行动效力的发挥。在元宇宙、量

子计算、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智能
传感器等诸多新兴技术集的作用下，
虚拟战场走向现实战场的速度和深度
愈发加快，不论是从战略决策的高
度，还是在战术行动的末端，无不呈
现出虚拟战场动作对现实战场行动的
强大影响力。

有的地区冲突中，在战略上，相
关各方争相利用信息、网络等空间的
灰色盲区实施认知较量，其实质就是
在无形的现实战场投射虚拟炸弹，以
此夺取认知战场上的战略博弈优势。
在战术上，一方利用天基、高空侦察
感知力量对特定战场建立高密度、高
速率的信息网络，使体系内其他作战
力量能够同步透视战场现实动态，从
而做到先敌行动、先敌打击，同时有
效抵消对手在现实战场上的体量和质
量优势，以此实现破坏战场对抗均势
的目的。

一代材料、一代技术、一代装
备。随着带有新动能电磁装备、无人
智能化低成本精确打击武器、卫星数
据链网络信息系统等投入陆战场，犹
如在原本平静的海面投放一枚高当量
炸弹，一时间掀起万重巨浪，对承袭
发展的传统陆战模式带来诸多颠覆性
冲击。面对科技之变、战争之变，必
须首先认识到这种冲击的具体表现，
继而透过现象看本质，以求在把握战
争规律中追寻变革、适应变化。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
术的迅猛发展，包括机器狗、无
人机在内各型无人装备的协同能
力进一步提高，已经为人们勾勒
出未来战场的形态。以城市战为
例，不同于以往逐巷逐屋的惨烈
争夺，机器狗可以进入狭窄的空
间进行侦察和打击，而无人机则
提供空中情报支持或火力掩护，
由此形成一种“犬机协同”的立
体作战模式。可以设想，在未来
战争中，机器狗与无人机的协同
作战将展现出巨大的潜力。

狗是人类驯化最早的动物之
一，也是人类生产生活中的忠实
伙伴。狗除了看家护院、参与狩
猎，古今中外都有参与战争的实
例。在现代军警编制序列里，军
犬、警犬更是特殊的战友，广泛
应用于巡逻、缉捕、搜救等各种
场景。如今，无人机已经成为实
施打击的常态化武器，那些与狗
体形相似的机器狗自然可以替人
执行各种任务，甚至可以做到人
与机器狗、机器狗与无人机协同
战斗。由机器狗携带武器掩护士
兵冲锋或机器狗冲锋在前，可以
有效减少战斗伤亡。就目前在研
或装备的机器狗型号看，主要是
侦察机器狗和战斗机器狗。

在一些装备展和公开演训
中，侦察机器狗可以做出横卧、
跳跃和倒退等动作，还可以与士
兵握手。其中，小型侦察机器狗
能适应多种环境进行情报收集，
动作敏捷，为后方实时发送高清
影像与热成像数据，极大提升了
战场透明度和指挥决策的精确
性；AI设计使它们能自主绕过障
碍，选择最优侦察路径，确保任
务高效完成。战斗机器狗不仅肩
负侦察使命，还能携带多样武器
直接参战，成为移动的火力点；
在巷战场景下，它们能从隐蔽处
发起突袭，减少人员暴露风险。
在城市街巷战斗场景下，战斗机
器狗主要是对房屋内的目标进行
搜索和打击，机器狗身上可以携
带枪械，能在士兵的控制下快速
前进，灵活调整枪口的方向，展
示出强大的巷战能力。机器狗的
高机动性、自主行动能力和综合
战斗性能，使传统防御策略面临
严峻挑战。

当前，世界军事领域围绕机
器狗和其他智能机械领域的竞争
更加激烈，无人技术将在未来战
争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有赖于相
关技术的逐步成熟，机器狗的成
本也在降低，国外有的型号价格
在3400到6800英镑之间，具体则
取决于改装情况。它既可执行侦
察、监视、探测地面目标、运送
补给品和药品、搜索战斗机以及
瞄准炮击目标等任务，也可充当
攻击车辆或人员的“自杀式”攻
击型无人装备。在具体的应用场
景中，机器狗可以充当军中马前
卒，在有人力量前面进行侦察或
探雷；机器狗可以装备反无人机
系统，及早预警、干扰、打击来
袭的无人机；等等。

在攻防作战中，机器狗与无
人机的结合将是一种发展趋势。
近年来的局部战争和地区冲突
中，无人机除了采用直接的物理
撞击方式，还可以携带高爆弹药
攻击防御工事等固定目标，以及
攻击人员、装甲车辆等移动目
标，给传统的作战样式带来巨大
挑战。无人机还可以代替人、载
人飞机执行侦察、搜索、紧急运
输、通信中继等战斗保障任务，
是无人军事装备的典型代表。

无人机具备的这些空中优
势，与地面上机器狗的作战场景
高度匹配，从而为“犬 （机器
狗）+机（无人机）”协同作战奠
定了技术和战术基础。有的国家
的特种部队已经组织实施“人、
犬、机”协同追剿训练，无人机
在高空侦察搜索，军犬在地面循
迹追踪，特战队员则驾乘全地形
突击车跟进，清剿打击目标人
员。未来战场上，“机器狗+无人
机”相结合，将发挥出“1+1>2”
的效果。具体说来，“犬机协同”
的应用场景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一是物资运输配送。无人机
可以作为空中输送平台，机器狗
则可以在地面完成最后的配送任
务。例如，无人机将军需物资送
到指定地点，然后由地面机器狗
将包裹送达目标地域。这种方式
在城市街巷或地形复杂的战区尤
为适用，能够大大提高配送效
率。二是人员搜救。山区林地、
城市地下空间等作战环境往往十
分复杂，人员难以进入。此时，

无人机和机器狗可以协同作业，
无人机负责空中侦察和定位，机
器狗则进入战区进行救援作业，
如寻找伤员或被困人员、运送紧
急救援物资等。三是军工生产。
在生产线上，无人机可以进行空
中巡检和检测，而机器狗则可以
在地面完成装配、搬运等任务。
这种结合可以提高生产线的自动
化程度和效率。四是安全监控。
无人机可以在高空进行监控，而
机器狗则可以在地面进行巡逻和
检查。这种结合可以大大提高安
全监控的效率和准确性。

除了上述几个直接服务于军
事应用的领域，“犬机协同”还可
以在应急救援、物流配送、工农
业生产等民用领域大显身手。在
应急救援中，无人机可以执行观
察评估灾情、空投物资、应急通
信保障等任务，既能有效补充卫
星侦察等手段的不足，也能执行
抗震救灾、抗洪抢险、搜寻目标
等多样化任务。在无人机提供的
信息支持下，机器狗可以进入灾
区或房屋废墟等狭窄空间，自主
执行或协助救援力量搜寻被困人
员、运送救援物资等。在农业领
域，无人机可以用于农田的空中
监测和施肥，机器狗则可以在地
面进行播种、收割等作业。这种
结合可以大大提高农业生产的效
率和质量。

如今，各种型号的无人机层
出不穷，空中的无人机集群作战
初现端倪，主打地面的机器狗也
在加快升级。在一些国际军事装
备展览会上，已经出现了“机器
狼”甚至是火力更加强悍的“机
器虎”产品。背负突击步枪的

“机器狼”具备灵活的机动性，能
够在复杂环境中代替人力去执行
多种战斗任务，还能够与其他设
备或单兵分队进行协同作战，提
升整体作战效能，可实现人机互
联互通、信息共享和动态自主协
同。在未来作战中，如何实现不
同无人装备之间的联网作战，将
是进一步提高“犬机协同”作战
效能的关键。这些涉及信息共
享、指挥控制、战术配合等多个
层面，是未来军事科技发展的重
点方向。

在江西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
馆，珍藏着一份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毕
业证。这是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兼
政委刘伯承，于 1933 年 9 月 30 日颁
发给第五期机科学员曾荣的毕业证，
系国家一级文物，布质，横 7.2 厘
米，纵11.2厘米。这张毕业证，见证
了中央苏区“红埔”军校——中国工
农红军学校的创办与发展，见证了党
领导红军推进人才强军的重要尝试与
伟大开端。

1931年冬，中国工农红军中央军
事政治学校（后改称中国工农红军学
校）在江西瑞金成立，萧劲光、何长
工、刘伯承、叶剑英先后任校长。中
国工农红军学校，是土地革命战争时
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办的一所综合性
军事学校，是我党我军军事教育由初
级、单一教学发展为高级、系统、综
合性教学的重要里程碑，被称为苏区
时期的“红埔”军校，是我党我军进
行人才强军实践的伟大开端，培养了
大批能治军、会打仗的优秀军政干
部。据统计，红军学校从建校到改
编，共招生 6 期，培养学员 6000 余
人。这些人大多成为红军部队营以上
的中高级军事和政治指挥人才，如彭
雪枫、宋任穷、程子华、韦国清、邓
华、周子昆、粟裕等，他们在土地革
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各个
历史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人民
军队的骨干力量，为中国革命的胜利
和军队的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

人才是推动军队发展的关键因
素。苏区时期，红军官兵的来源比较
复杂，既有旧军队成员又有绿林武装
和农民。许多官兵都还未摆脱旧军队
的习气和农民阶级的局限性，且文化
素质普遍较低。因此，加强红军干部
培养，提高红军干部军事、政治水
平，成为党和红军极其重要的任务。
为此，党先后领导创办了各类红军教
导队、红军随营学校等，以提高官兵
的军事水平。然而，随着革命形势的
发展及红军队伍的壮大，建立专业、
正规的军事学校以大规模地培养军
事、政治、文化高素质的红军干部显
得尤为重要。

1931年 8月，中共中央在给苏区
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中明确
指示：“红军学校必须集中举办”“要
融合各军的长处来武装新的干部”。

为此，时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
记、中革军委主席的毛泽东，专门找
到红八军军长何长工和红三军团参谋
长兼军团随营学校校长邓萍，商讨筹
办红军学校事宜。毛泽东说：“培养
红军干部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我
们必须向部队源源不断地输送经过学
校培养的军政素质好的红色指挥
员。”“我们是人民的军队，为了战胜
反动派，也要学会办校、治军，培养
自己的建军人才。”并明确指示，要
参照北伐时的“黄埔”，办个我们自
己的“红埔”。

1931年冬，中革军委以当时有着
较好红军干部教育经验与资源的闽西
彭杨军事政治学校、红一方面军教导
总队和红三军团随营学校为基础，成
立了红军学校。学校最初名为中国工
农红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1932 年
夏，正式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学校。
红军学校的创办为红军、地方武装和
各级党政组织培养了大量优秀干部。
从红军学校毕业的学员不仅具备扎实
的军事理论知识，还拥有丰富的实践
经验和较强的作战能力，为红军的发
展和壮大提供了坚实的人才支持。周
恩来来到中央苏区后前往学校指导工
作时称赞道：“这所学校可与当年的
黄埔相媲美，学员都是从战场上调下
来的骨干，有这么一个好的学校培训
干部，我们的腰杆子就又粗又硬了。”

红军学校的训练方针是从实际出
发，少而精，理论与实际并重。鉴于
红军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军事理论

学习内容以简单、实用为主，除介绍
红军部队组织、编制等基本情况外，
还开设军事历史与战例分析、步兵战
斗条例等课程，让学员系统地学习军
事战略、战术等军事知识，为他们在
战场上的指挥决策提供理论支持。红
军学校还专门组织具有丰富作战指挥
经验的教员，总结反“围剿”作战经
验，结合其他军队的先进经验，编写
出独具特色、符合红军实际的学习、
训练教材，如《步兵教程》《坑道教
程》《步哨·侦探·传令·联络兵勤
务之参考》《架桥教范草案》等供学
员学习。

战场就是实际的大课堂。当年，
红军学校既是培养红军干部的综合性
学校，又是红军的总预备队，学员按
照战斗序列进行编队，随时都可上前
线参加反“围剿”战斗。如第一期学
员 600人，编为步兵科、政治科和工
兵科。第二期学员 1500 人，编为工
兵科、炮兵科、步兵科和政治科。为
此，红军学校特别注重将课堂教学与
实战演练相结合，学员在学习理论知
识的同时，积极参与军事演习、战斗
任务等实践活动，在实际作战中锻炼
和提高自己的战斗能力和指挥水平。
教员在教授战术课时，往往采用现场
教学法，带着学员走出课堂，到山
地、河边，甚至冒着危险来到前线战
场，实地讲解地形利用、工事构筑、
进攻防御等。学校还会定期组织大规
模的野外演习。只有校内考核及野外
演习都合格的学员才予以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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